
作为文化生产的“性别”: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文化批判

马 睿

摘 要:揭示性别的社会属性，重塑女性的主体意识是西方女性主义的两大文化诉求，因此，不仅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
会与意识的辩证论述一直是其重要理论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哲学和文化生产理论两种理论模式的发展，也都为
女性主义批评所吸收。总体而言，女性主义更倚重后者。1970 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受到阿尔都塞意识
形态理论和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运用文化生产理论进一步深化对父权文化的社会性成因和物质性效果的理论探讨，从
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性别不是单纯的生物学事实或主体意识，而是文化生产的产物，是在历史中建构起来的一整套社会
制度。尤其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提倡的“话语政治学”，更是试图用文化生产理论修正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意识哲
学倾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性别; 父权文化; 文化生产; 话语政治学
作者简介:马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文艺理论、电影理论、美学、文化研究。电子邮箱:m． rui@126． com

Title: Gender as Cultural Production: The Cultural Critique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Marxist Feminism
Abstract: The uncovering of the sociality of gender and the reshaping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women are fundamental cultural ap-
peals of feminism，and these appeals may rely on theoretical support from both classical Marxist dialect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society and consciousness and Western Marxist illuminations of the subjectivity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al-
though the latter may take on more weight for feminist criticism． Since 1970s，Marxist feminism has absorbed the theory of cultur-
al production，developed on Althusser’s theory of ideology and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in its analysis of patriarchy，capitalism
and gender system，and gender is thus disclosed as the result of patriarchal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a social institution rather than
a pure biological fact or subjective identity． Through“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as developed from the theory of cultural produc-
tion，contemporary materialism feminism may try to revise the philosophy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post － Marxist theory of dis-
course．
Key words: Marxist feminism; gender; patriarchal culture; cultural production;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Author: Ma Ｒui is a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at Sichuan University ( Chengdu 610041，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literary theory，film theory，aesthetics and cultural study． Email: m． rui@ 126． com

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路径选择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一个需要辨析的概

念。作为总称，它指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基础进
行的女性主义理论建构，既是女性主义的主要分

支之一，也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由

于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都有非常活跃的

发展，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也形成了多个派别，其

中影响较大的有“马克思主义女主义”、“社会主
义女性主义”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出现最早
的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立足于经典马克思
主义的“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理论来阐述女性
问题，为了区别于总称，本文用“传统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来指称这一派别;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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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发展稍晚，吸收了当代西方

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强调性别压
迫和阶级压迫都是最基本的压迫形式，“侧重于
从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结合中展开对女性受压迫

地位的分析”( 许春荣 5 ) ，主张用性别视角完善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唯物主义女性主

义重在对性别压迫的文化表现进行唯物主义的解

释，并在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的影响下把对文化

的意识形态批评深入到对话语的意识形态批评;

此外，在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还产生了后马克

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中

就呈现出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促动了女性主义理论

的推进，但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提供的资源，

也有基于自身立场的选择。进入 20 世纪，以卢
卡契、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早期 “西马”试
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强化精神性实践的维度，

建构以意识哲学为基础的美学和文艺理论，主张

主体意识和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产品对物质现实

和制度体系应具有超越性。然而，女性主义从一
开始就把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文化传统视为长期

存在的父权制社会的产物，更对已被性别化的主

体持怀疑态度，其理论重点在于剖析父权制如何

通过文化实施和巩固性别压迫。在女性主义文学
批评中，最先发展起来的也是对男性经典的批判

性阅读，因此，它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时，较

少关注时代更接近的以意识哲学为基础的审美救

赎论，而更倾向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意识的社会

学分析，更倾向于把美学、主体意识以及文学艺
术看作不能与物质基础和政治经济制度剥离的社

会文本。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女性主义文
学批评不满足于仅仅对父权制及其文化产品进行

批判，更希望从正面建构 “女性意识”，从思想
上、精神上对女性群体进行改造。为此它吸收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哲学的理论模式，以作者

意识、作品精神意蕴、读者意识的连接为前提，
积极提倡具有 “女性意识”的文学写作，把文
学作为实现女性主义文化目标的重要途径。但
是，意识哲学的理论模式在当时已被许多马克思

主义理论家质疑，以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评和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为代表的当代 “西马”，
发展了文化生产的理论模式，视文化为社会生产

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对社会生产的反映，并致力

于在一切文化产品及其形式中追索物质性和体制

性的因素。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文化’最先
表示一种完全物质的过程，然后才比喻性地反过

来用于精神生活 ［……］用马克思主义的说法，
文化这个词语使得基础与上层建筑在一个单一的

概念之中得到了同一” ( 2) 。这是在新的理论语
境中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和发展，与女性主

义的文化观有更多契合之处。文化生产的理论模
式促进了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结合。
随后，在后结构主义推动下，后马克思主义从意

识形态批评中发展出话语批评，一方面沿用文化

生产的理论模式，认为话语既是文化生产的结果

也是其方式，但它倾向于以话语实践涵盖一切社

会实践，身份认同被等同于主体对某种文化立场

的认同和呈现，意识哲学的理论倾向改换了衣装

再次登场。这一倾向也见于当代女性主义，朱迪
斯·巴特勒 ( Judith Butler ) 的 “性别操演性”
( gender performativity) 是其典型代表，从文化生
产理论的逻辑出发，性别主体的社会建构性被推

向极致，先于社会表征的身体是不存在的，精神

/身体的二元区分应该被质疑 ( 巴特勒， “性别
麻烦”17) ; 但这也意味着主体的性别意识是可
变的，而意识的变化可以重塑人们作为男人或女

人的身份，可以重新表征身体，如此一来，又回

归了意识哲学的逻辑。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也吸收
了后马克思主义对话语、表征的重视，但它致力
于使包括话语批评在内的文化批评回到更丰富的

社会实践的领域中，维护和恢复女性主义身份政

治与现实中的女性群体的关联。所以唯物主义女
性主义在承认后马克思主义话语批评的洞察力和

启示性的同时，也指出它 “侵蚀了女性主义赖
以批判父权制的根基” ( Hennessy“Introduction”
xv) ，并认为应该提倡一种与总体性社会分析相
互补充的 “话语政治学” ( the politics of dis-
course) 。①

总体而言，“西马”的意识哲学理论模式和
文化生产理论模式，都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

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有重要影响，它们的影响不

是阶段性的交替出现，而是同时存在并形成一种

张力，随着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文化生产

的理论模式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中占据了

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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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
对女性主义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女性主义的三大理论资

源之一，而且，相对于另两种重要理论资源精神分

析学和后结构主义，它对女性主义的影响更全面，

历史也更长久。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本来就有
关于性别不平等问题的阐述，随着女性主义理论

的兴起，这些观点必然会进入女性主义的视野。
考察女性主义理论的建构，我们可以看到经

典马克思主义原理是如何在女性主义领域发挥影

响的。“女性”和“性别”是女性主义理论的基本
范畴，但这些概念原有的涵义是漫长的父权文化

的产物，往往与女性主义的政治诉求和理论逻辑

形成悖论，为此女性主义理论必须对这些范畴进

行更新。女性主义最重要的理论突破在于把“女
性”和“性别”还原为社会学范畴，揭示性别区分
不单是一个生物学事实，而主要是一种具有政治

经济目的并体现权力关系的社会建构。由此，在
父权文化体系中居于弱势、负面、消极位置的所谓
“女性本质”并非先天的生物学属性，而是后天的
社会处境的产物，不是女性本身导致了她作为

“第二性”的次要从属地位，而是不平等的社会关
系“生产”了这样的“女性”，换言之，父权文化制
造出所谓的“女性本质”，却把原因归结于女性先
天的生理、心理属性。区分“女性”的生物学层面
和社会学层面并取消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是对

被束缚在旧有社会角色和行为模式中的女性群体

的极大解放。显然，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实践来理
解主体的形成，把人的本质视为社会关系的总和

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女性主义的需求提供了

理论基础。为从社会实践的角度重新审视“女
性”作出奠基性贡献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西蒙·波
伏瓦，就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背景。黑人女
性主义和后殖民女性主义兴起以后，对女性群体

内部差异性的强调是女性主义理论对“女性”范
畴的又一次突破，这仍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反对

把人的本质抽象化、普遍化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
女性主义关于“性别”的讨论，还得益于马克思主
义的阶级理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性别压迫
就被表述为阶级压迫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有意识

的制度性建构，因此女性解放的道路也与消灭阶

级的途径一致，都要以改变在经济关系中的地位

为起点，为基础。后起的女性主义理论虽然批评
这种解释忽视了性别不平等的特殊性，忽略了其

中的非经济原因，但仍然认为从家庭模式、劳动分
工等社会制度来分析女性处境的思路是极具启示

性的，也认同性别与阶级之间存在的相关性。
《性政治》的作者，激进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凯特
·米利特就认为性别压迫是一切社会压迫的基
础，女性群体正是因其性别而成为一个社会阶级。
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更是把性别、阶级、种
族等各种压迫关系视为一个相互支持的一体化权

力结构，性别、种族中的所谓生物学因素都只是统
治者掩盖权力关系、使压迫合法化的幌子，因此只
有在深刻认识阶级的前提下才能对性别进行有效

分析。
社会学意义上的性别既是一种有形的制度建

构，也是无形的意识形态，正是后者使得受迫者通

常被施迫者的价值观所同化，使得女性也成为父

权文化的自觉维护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意识
形态的洞见为女性主义解释性别压迫的秘密提供

了支持。意识形态的成因最终可追溯到经济生
活，但它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大的主动性，不仅可

以反过来作用于物质现实甚至是再生产物质现

实，即使在经济事实已经改变的情况下，原有意识

形态仍然能长期存在。这帮助女性主义解释女性
经济地位、法律地位的改变何以并未消除性别压
迫，并未瓦解父权文化的社会影响。统治阶级的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并不完全是从

经济生活中自发产生的，而是具有明显的生产和

再生产的性质，通过对教育、习俗、文学艺术的引
导或控制，在社会中生产出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

作用于群体也作用于个人，并不断地再生产与之

相应的制度。这帮助女性主义解释父权文化对性
别化主体的建构，以及这种建构如何对劳动生产

和家庭生活中的性别分工模式进行再生产。重视
意识形态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家通常

都强调性别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生产
关系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认为教育、文学、
大众媒介是生产和再生产性别意识形态的重要途

径( 秦美珠 92 － 97 ) 。由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它通常也被统治者所接受，

因此主体的意识并不一定与他的社会身份对应，

正如卢卡契所揭示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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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要通过主体的革命才

能获得。这帮助女性主义解释为何女性常常自觉
服从父权文化甚至成为它的同盟，也启发女性主

义发起“提升觉悟”( consciousness － raising) 的政
治文化实践，有意识地进行对女性的主体改造和

对社会的文化改造。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全方位地触及

了物质基础、制度事实、文化生产和主体的精神情
感体验，并提出了解放的目标与设想。女性主义
理论的不同派别虽然各有侧重点，但基本上都认

同父权制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体，并能
有效适应不同经济制度，致使女性解放成为一场

“最漫长的革命”，因而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的研究
和批判也应该是整体性、全方位的。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尤其重视揭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关

系，明确主张建立一种综合性理论来解释资本主

义条件下的妇女状况，并立足于人类的全面解放

来探索女性解放的道路。为此，它广泛借鉴马克
思主义关于劳动分工、异化、资本、交换价值的理
论，赋予其性别视角，用以分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的结合如何通过劳动的性别分工和家庭意识形态

来否认、剥夺女性劳动的交换价值，如何使女性在
私人领域的生育和家务劳动与公共领域的社会劳

动一样沦为异化劳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资
本主义批判的吸纳，不是单方面借鉴，仅仅使女性

主义理论成为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构成部分，而

是暴露了原有批判理论的盲点，促使当代马克思

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必须发展性别视角。
在文艺观上，马克思主义对女性主义的影响

更具普遍性。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学艺术隐含在美
学之中的政治性，揭示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双

重性，既可能维护和固化现实秩序，也可能导向对

主体和世界的改造，这些基本原则几乎为所有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流派接受。相对于对文化批评的
重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文学理论的建构上

着力不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

的文学原理和批评方法已被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普

遍运用。
尽管西方女性主义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

会分析和资本主义批判缺乏性别视角，但共有的

对人类历史上存在的压迫性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

批判使二者的互动和结合成为必然。源于马克思
主义的社会实践的本质论、意识形态理论、资本主

义批判、阶级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文艺观，以及
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的方法论，不仅启发、支持了
各女性主义流派对女性处境和父权制的判断，更

成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理论构成。可
见，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还是非马克思

主义的女性主义，都非常重视吸收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当然，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
义理论中，更能见出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深

入互动，也更能见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性和开放性，它开放理论边界，立足当下社会生活

中的重要文化经验并广泛纳入其他社会批判理论

的角度，正视不断变化、更趋复杂，且产生出更多
内部差异性的资本主义现实。

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
文化批评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一直以来都主张，主体

意识以及一切精神文化产品的产生都难以与社会

性、物质性相剥离，对性别压迫的批判既要着眼于
直接的物质层面，更要揭示文化、心理层面与物质
层面的相关性。但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或理论分支
中，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程度和分析方法是有变化

的。“西马”文化生产理论模式的建构，进一步为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提供了理论武器。
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

义、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这三个理论派别，彼此之间
虽有差异和分歧，但并非各自为政，在理论上、议
题上都常有交叉和重叠，有时在同一个理论家那

里，派别界限也非常模糊，比如朱丽特·米切尔、
米歇尔·巴雷特，都既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主
要理论代表，又对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起到

重要作用。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兴起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是随第二波女权运动和新左派
批评而产生的，主要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阶级

压迫来探求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和解决途径，更倚

重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问题的理论。随后出
现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则是对前者的发展和修

正，主要强调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共同作用和相

互支持，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忽视非经

济性的压迫。②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逐渐接纳了阿
尔都塞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结构主义精神分

析学的整合，更重视对物质现实、主体心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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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系统的一体化的分析。英国是社会主义女性
主义的大本营，其代表人物如朱丽特·米切尔、米
歇尔·巴雷特、科拉·卡普兰等，从不同角度讨论
了性别意识形态是如何在家庭、性、生育、教育、文
学等领域生产和再生产的。③在美国，阿利森·贾
格尔把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概念从社会劳动领域延

伸、扩展到女性生活的所有方面，把一般性的社会
关系的异化具体到性别关系的异化，并以此作为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分析的概念框架; 在此基础上，

强调父权意识形态对从事文化生产的女性的异化

及其危害性，进而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

知识论，建构一种立足女性立场的解释世界的系

统理论( 秦美珠 150 － 58) 。可见，社会主义女性
主义已经认识到意识形态生产与知识生产的密切

关联，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则对这一关联中的主

体性和话语性问题更为敏感。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

末，最早由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克里斯汀· 德尔
菲( Christine Delphy) 提出，很快得到英美女性主
义者的响应，主要特征是借鉴阿尔都塞的理论来

说明性别是一个依赖一定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生

产的结果。④但它最引人注目、最具理论意义的发
展出现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接受了文化唯物主
义和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也接受了福柯、拉康、
克里斯蒂娃、拉克劳、墨菲等人具有后现代理论背
景的话语理论的影响，提出从女性主义立场分析

话语的物质性，建构话语的政治学。20 世纪末以
来，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成为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

义的主要理论力量。
在物质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要把这种统

治扩展到非物质的生活领域，并借此巩固他们在

物质上的统治，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洞见为

起点，文化唯物主义从两方面阐述了话语的物质

性。⑤一方面，话语的产生具有物质性，因而应从
具体的话语范畴及其形成过程追索其得以产生的

物质条件和相关的制度状况; 另一方面，话语也能

够产生具体的物质性效果，成为社会物质生活的

原因，因而应分析话语如何作用于物质现实和制

度体系，如何作用于特定群体或个体的实际的物

质境遇和社会境遇。这是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
识形态批评推进到更具意识形态隐蔽性的领域，

也试图针对更广泛的文化领域建立一种普适的、
规范的分析方法。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

社会的词汇》即有意提供这样一个范本来证实
“在社会史中，许多重要的词义都是由优势阶级
所形塑”( “导言”18 ) 。其实，在威廉斯之前，女
性主义对“女性”等范畴的分析和质疑就实现了
对词义及其形成过程、实际影响的意识形态批评，
但后来在文化生产理论的影响下明确提出建立女

性主义的话语政治学，才具有了理论的自觉。性
别作为一种制度建构，一个社会范畴，必然要进入

公共的表述系统，必然会使众多看似相去甚远的

概念、词汇产生意义的相互勾连，女性主义理论一
直致力于揭示其中的权力操控，唯物主义女性主

义的话语政治学则不仅着眼于话语与权力的关

系，更强调话语、物质基础、权力三者的关系，致力
于以话语范畴为对象，对性别压迫现象进行总体

性社会分析。在这样的视野下，不仅性别话语的
物质基础和经济驱动被揭示出来，性别话语以纯

粹文化形态对经济目的的遮蔽，对性别区分之强

制性的掩饰，也随之昭然若揭。
美国的罗斯玛丽·亨尼西( Ｒosemary Hen-

nessy) 明确从理论上提倡建立女性主义的话语政
治学，英国的唐娜·兰德里( Donna Landry) 和杰
拉德·麦克林( Gerald MacLean) 在对唯物主义女
性主义的系统研究中也指出，对文化和社会历史

的人工产品如文本、话语、学术体制、身份政治等
进行批判性阅读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方

向，意识形态批评不应仅限于文学领域( 秦美珠

182 － 97) 。的确，1990 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的话语
分析实践逐渐在更广泛的学科领域展开。⑥同时，
文学批评也被整合到总体性的社会文化分析之

中，尤其是研究差异性妇女的理论家，更倾向于考

察文学话语和其他社会话语不可剥离的关联，如

贝尔·胡克斯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斯皮瓦克的
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等等，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

是塔尼·白露( Tani E． Barlow) 通过对现代汉语
和现代中国文学中“女性”与“妇女”这两个范畴
的考察，分析了现代中国对不同现代化模式的选

择是如何作用于妇女解放和两性关系的。⑦卷入
女性主义话语政治学的理论家，并不一定都属于

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对文化唯物

主义、文化生产理论的吸收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
形态批评的运用，实质上已使他们参与了当代马

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的学术话语。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倡导的话语政治学，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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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性别分析中物质实践与文化生产的二元论，也

消除了性别话语与非性别话语之间的绝对界限，

揭示父权制社会中的一切话语都不是无性别的，

因而性别区分实际上已成为整个社会权力建构的

一个基础部分。可以看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在 1990 年代以来的发展，使话语理论成
为女性主义批评的核心，成为女性主义政治实践

的重要方式。但在具体批评方法上，话语理论采
取的批判性阅读，实际上是对意识形态批评的沿

用和发展。随着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把政治实践
的重点转向文化，文学批评到 20 世纪 70、80 年代
已发展成为女性主义实行意识形态批评的核心领

域，文学理论也因而成为女性主义理论建构的主

要力量; 话语政治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

文学理论在女性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这意味

着女性主义已经把意识形态批评的适用范围扩大

到社会文化的一切人工产品，并把文学也视为一

种文化生产，这是女性主义理论走向深入、走向多
学科和跨文化的结果，也是“西马”文化生产理论
影响女性主义的结果。

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话语政治学的
走向与反思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话语政治学，事实上以

这样一个判断为理论前提: 既有的一切文化及其

话语都不是无性别的，都难以超越于父权制的控

制。因而，话语批评也就成为女性主义文化批判
的核心和基本方法。但是，在当前西方社会的父
权制本质并未发生根本动摇的情况下，女性主义

的表述也必须借助既有话语系统才能进入公共领

域的情况下，女性主义文化批判如何成为可能?

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理论所寻求的解决途径，可

以说是意识哲学的理论模式的翻版，试图通过意

识的革命瓦解现行的性别规约，而唯物主义女性

主义则主要依据文化生产的理论模式，因而强调

女性主义的文化批评和意识改造不应放弃对女性

现实处境的改善，不能回避对资本主义与父权制

结盟的现实制度的改造。
首先是解构主义为之提供了灵感。解构主义

认为语言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意义并非确定和稳

定，参与意指实践的主体因素和语境因素对话语

更具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既能从权威话语中发

现其意识形态生产的过程，也能找出这些话语的

裂隙并实现意义的颠覆。提倡解构式阅读，从权
威话语内部瓦解其权威，这成为女性主义、黑人批
评、少数族裔批评、后殖民批评、酷儿理论等边缘
批评的共同选择。斯皮瓦克对德里达著作的英译
扩大了解构主义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她的女性主

义批评和“属下”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
义、解构主义的融合，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话语
政治学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路径。后来兰德里
和麦克林在《唯物主义女性主义》( 1993 年) 一书
中也试图指出，通过文化唯物主义、解构和新型身
份政治，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可以使阶级、种族、民
族、性别等非连续的运动结合起来( Landry and
Maclean“Introduction”1 － 18) 。
如果说斯皮瓦克立足于批判西方中心话语、

男性中心话语对女性主体性的剥夺，巴特勒则试

图证明通过话语实践也可以实现主体的重新建

构。从法国女性主义尤其是莫尼克·威蒂格
( Monique Wittig) 那里得到启示，巴特勒把性别
区分的人为性、政治性推向极致。在她看来，性
别是文化对身体的铭刻和强制，如果没有一系列

符号、话语、行为规范、着装等文化仪式的反复
操演，性别的区分以及异性恋的权威都是不存在

的，性别化的身体也是不存在的。既然如此，对
这些仪式进行有意识的戏仿，反复进行颠覆性的

性别操演，就有可能瓦解原有的性别区分，使性

别身份成为一种主体的自由选择。“为了使身体
范畴去自然化、重新对这些范畴进行意指，我采
取的策略是在一种性别行为操演的理论基础上，

描述并推荐一套戏仿实践，这些戏仿实践打破身

体、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与性欲等范畴，并且超
越二元的框架来展现它们具有颠覆性的重新意指

与增衍” ( 巴特勒，“性别麻烦”“1990 序”5) ，
巴特勒的策略强调甚至夸大了话语实践和主体意

识的物质性效果，认为它足以改变特定个体的主

体身份，足以扰乱甚至瓦解现实世界中的二元化

性别结构; 但她对话语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性却估

计不足，忽视了话语实践并不是一种纯粹的主体

行为，而是受到多方面物质性、社会性因素的制
约，也忽视了进行话语实践的主体并不只是一个

理论策略的实施者，而是社会关系中的具体个

体，有着自身的以及所属群体的现实诉求。这是
对话语的物质性的片面理解，割裂了生产过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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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过程。因而操演理论所设想的话语实践的效
果，最终也是可疑的，正如罗布·卡弗 ( Ｒob
Cover) 在《唯物 /酷儿理论》一文中所说，“表
现性⑦提供了一种身份认同产生的理论，它潜在

地在政治上被使用”，它可以揭示操纵身份认同
的统治性理念来源于何处，如何发挥作用，然而

“这不一定防止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被作为统治
性理念” ( 200) 。性别操演理论是话语政治学走
向极端的表现，虽然极具洞察力地揭示出话语建

构和身份建构本身所内含的政治性，却无视现实

的政治实践仍然要以一定的利益主体为基础。对
这些质疑，巴特勒也试图给予回应和解释，在后

来的著作《消解性别》 ( 2004 年) 中，她申明
对“性别操演性”的揭示 “并不是说我可以作
为塑造者去重造世界”，而是 “力图与这些规范
保持一种批判的、转化性的关系，并以这种方式
生活 ［……］在这里，我们把批评理解为对束
缚生活的规矩的质问，以期揭示不同生活方式的

可能性” ( 3 － 4) 。这实际上是承认了凭借意识
革命改造世界的有限性，文化表征的实践如不能

与物质现实的实践结合起来，很难实现女性主义

批判的预期，更毋论建构。
理论的激进反而导致现实的政治诉求的疲

弱，在这方面巴特勒并非特例，倡导 “女性写
作”、“女性话语”的法国女性主义，以拉克劳、
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以及具有文

化主义倾向的后殖民批评等当代西方批评理论也

存在类似偏颇。“女性”在西苏、威蒂格那里成
为一种写作的风格或范式，成为一种文化立场，

与现实的女性并无必然联系; 拉克劳、墨菲取消
了“话语”实践和 “非话语”实践的区分，把
政治实践简化为话语批评，在挪用 “领导权”
概念时背离了葛兰西的设想，走向 “绝对的意
志主义” ( 拉斯廷 164 － 86 ) ; 以萨义德为代表
的后殖民理论，正如德里克所指出的那样，在批

评西方中心主义时夸大其文化维度而忽略其经济

维度，未能把握东西方关系的真正本质，因而其

文化批评也难以深入和推进 ( 72 － 96) 。
仅仅倚重于话语理论，仅仅采取意识哲学的

理论模式，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文化

批判也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为了避免 “话语
的陷阱”，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试图从 “文化转
向”回归唯物主义，重申文化是社会实践的产

物，“无论我们是把文化狭义地定义为特定社会
的象征和再现，还是广义地把它理解为一个社会

共有的全部生活方式，文化实践在事实上都只能

是社会实践。文化被编织在日常生活的社会性结
构之中，不能被看作一个独立于社会实践的存

在，也不能独立于它所置身的社会关系” ( Jack-
son 287) ，对于性别文化而言，巴特勒所主张的
性别操演理论 “不仅忽视了支撑性别区分的社
会结构，因而难以说明性别区分为何以一种被普

遍接受的形式存在，也忽视了日常的社会实践，

因而也无助于揭示性别区分和异性恋霸权是如何

在常规化的社会交往中建立起来的” ( Jackson
291) 。可见，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对那些具有文
化主义倾向、偏离马克思主义轨道的理论有所反
思，因而其话语政治学不是孤立的话语理论，而

是与综合的社会分析理论和新型的身份政治理论

相互补充。综合的社会分析认为影响日常生活和
主体构成的，是由政治实践、经济实践、意识形
态过程构成的社会总体，女性主义的文化批判即

使仅以话语为对象，批评的视野和方法也应该是

全方位的，社会学维度尤其不可缺少; 新型的身

份政治强调以身份的多重性为基础，多重性既体

现于对性别主体的考量不能屏蔽阶级、种族等其
他区分因素的作用，也体现于身份的建构是实际

的现实处境、想象性认同和话语实践共同作用的
结果。话语批评、综合的社会分析、新型的身份
政治，这三方面的结合，显然使话语批评回到文

化生产理论的路径上，从理论上保证了唯物主义

女性主义的文化批判有利于揭示话语实践在过程

中和在效果上的物质性。但在具体的话语分析
中，如何考察社会各种力量对某一文本、某一符
号或某一仪式的生产过程，如何证实话语实践对

社会和主体的日常现实的影响，对于批评者的洞

察力和知识结构都是极大挑战。在唯物主义女性
主义文化批评的实践中，有足够份量体现其话语

政治学理论抱负的作品并不多见，这不能不说是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一个根本性不足。
20 世纪末，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凸显，生态
问题和多元文化成为理论热点，一些新兴的马克

思主义女性主义派别也从其它角度对消解现实的

女性主体的理论倾向提出了质疑。生态马克思主
义的女性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文明模式对女性孕育

生命的生物学功能的剥削和贬抑，主张以自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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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为根本价值，把女

性孕育生命的现实经验作为新型女性主义政治学

的来源和基础; 新发展主义的女性主义主张发展

模式的多样性，“捍卫另类发展方式的弱势族群
女性的权力和价值观”，比如它从第三世界女性
的现实经验出发，在吸收后现代理论对西方中心

主义话语进行消解的同时，也反对滥用后现代主

义对启蒙话语的批判，因为第三世界女性还处于

争取基本平等权利的阶段，还需要现代性启蒙，

在这种情况下，急于批判启蒙话语是对女性解放

的剥夺而不是推进 ( 周穗明等 75 － 79) 。这两种
马克思主义女性的共同之处，在于把具体社会历

史中的女性经验作为文化政治实践的立论基础，

并把女性主义诉求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文明模式和

西方霸权的批判上。就此而言，这些新兴理论仍
然坚持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对社会历史和女性主

义目标的基本判断。
如果说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立足于对女性权

益的维护而试图纠正 “性别操演”这一类激进
理论对现实中的女性的消解，并反对夸大女性群

体内部的差异性，以挽救女性主义丧失社会基础

的危机，那么在她们的马克思主义同盟者那里，

则出现了对当代批判理论的一种整体性的哲学反

思。伊格尔顿在其新著 《文学事件》中指出，
唯名论者 ( Nominalist) 认为一切概念或范畴都
是主体强加于现实事物的，抽象出来的普遍性在

现实中并无对应物，因而只重视个体差异性; 唯

实论者 ( Ｒealist) 则认为普遍性在一定程度上是
真实的，也是值得探究的。在他看来，当代批判
理论在唯名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然而，“并非
所有的普遍性、一般性范畴都必定是压迫性的，
同样，也并非所有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在道德上都

堪称完美无缺” ( Eagleton 17) 。夸大概念的主观
性和夸大具体经验的差异性，唯物主义女性主义

反对的这两种倾向，被伊格尔顿揭示出都来源于

唯名论思维，而且这种思维正像它自己曾批评的

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一样，也具有独断性和暴力

性。伊格尔顿的批评并非突如其来，在 2000 年
出版的 《文化的观念》一书中他对 “同一性文
化”就有所质疑。身为 “同一性文化”中的重
要角色，女性主义从内部发起的反思，也自有发

人深省的力量。

结 语

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从葛兰西、福柯、
阿尔都塞、詹姆逊以及英国文化研究获取了理论
灵感，以文化生产理论为话语分析的起点，又以

意识哲学的逻辑放大话语实践的效果。但它对这
两种理论模式的采纳，近乎一种基于实用的兼

容，而缺乏理论上的深层整合。话语理论这个领
域也因之充满争议。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化理论
的发展，不能从这些争议中抽离出来看待，它不

仅活跃地参与这些争议，倡导 “话语政治学”，
而且它所关注的主要对象，如性别、性、差异、
身份等等，也已经成为上演这些争议的重要场

所。独善其身对于女性主义来说从来就不可能。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来看，女

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在不断变化，而马克

思主义本身的发展使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接

受也是发展性的，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误读，

也有补充和启示。女性主义对父权文化与资本主
义体制的同盟关系的揭示，就拓展了马克思主义

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
义文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体现了女性主义

与马克思主义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开放性关系，同

时它自身也呈现出开放而多元的理论走向。在西
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推动下，性别是一个社

会文本，是一种文化生产，是一整套历史性的社

会制度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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